
中兴被封杀后,“中国芯”由一个事件，变成一种情绪，一

种行动，以及摆在中国企业、学界面前的重大问题。仿佛是美

国的一记重拳惊醒梦中人，一夜之间，中国的芯片行业被“激

活”了，人人豪情万丈，似乎突破困境指日可待——

4月20日，马云宣布进军芯片行业；4月23日，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公司发布数字信号处理器“魂芯二号 A”；5 月 3 日，

中科院发布国内首款云端人工智能芯片⋯⋯

“然而，大家还没意识到最大的信息安全危机。”

说这话的，是一位85岁的科学家。

你很难想象，就在杭州下沙一所大学里，有个历史悠久的

微电子研究中心，一直默默地探索集成电路发展之道。而这

位85岁的老科学家，就是这里的精神领袖、第一代“掌门”。

她叫邓先灿，在中国半导体器件研究领域享有崇高的威

望。1956 年，她参与了我国第一只晶体管的研制，曾荣获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邓先灿于1988年来到杭州，并于1991年创立了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微电子研究中心。

最近几年，邓先灿一直在号召国外的弟子们，回国钻研

“中国芯”。包括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冯晖教授，从德国回来在

昆山从事射频芯片开发的脱西河博士，从美国回来在杭州创

建华澜微的骆建军博士等。

当钱报记者慕名拜访这位“世外高人”的时候，已经在半

导体和芯片领域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前辈，忧心忡忡地说：我们

或许还面临更大的信息安全危机！

她参与了中国第一个晶体管研制，是中国半导体事业的开拓者

桃李满天下的她，近年正召回国外的弟子们钻研“中国芯”

关于“中国芯”研究
杭州有位前辈不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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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国芯

邓先灿（图中

居中者）和杭

电 微 电 子 研

究 中 心 的 老

专家们合影。

本报记者 郑琳 通讯员 程振伟

“芯片危机”只是起步
更严重的是信息安全危机

去往邓先灿教授家里的路上，她的学生，

杭电微电子研究中心的樊凌雁老师，自豪地

把导师的辉煌履历讲了一路，宛如一个“安

利”偶像的小粉丝。

在徒子徒孙心目中，邓先灿这个名字是

神一样地存在。

“因为老师是‘半导体所’的，那是‘国家

队’。”

樊老师说的“国家队”，是指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公司半导体研究所（简称半导体所），

这是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半导体研究

所，集中了最顶尖的研究者。1988 年，邓先

灿从半导体所调任到杭电，那个时代，杭电是

微电子研究领域里响当当的“名门”。

“当年慕名来报考邓老师门下的，都来自

重点大学，包括清华、上海交大、成都电子科

技大学等。”樊老师说，“邓老师四十年前就拿

过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相当于现在的特等

奖，这在科研领域是了不得的荣誉。”

记者正想着如何能从老先生从前的辉煌

履历转到当下的芯片焦点问题上，没想到，进

了邓先灿的家门，还没寒暄完，老先生直接拿

出了一叠准备好的 PPT，和最近的报纸关于

芯片的报道，开始“上课”。

从 CPU、操作系统到存储器，科普了一

遍计算机和芯片基本知识。

她以微电子中心开发成功的硬盘控制器

为例子，说明芯片对于信息安全的重要性。

“保障信息存储的安全，需要用我们自己

的控制芯片来存储数据，越快越好！”

为什么控制器芯片这么重要？按照邓教

授的描述，硬盘就好比是数据存储的仓库，控

制器芯片就是仓库的看门人。“看门人必须是

中国人，信息才能够安全。”

信息时代，大数据无处不在，而所有的数

据都必须进出硬盘。芯片控制器如果被安装

了电子炸弹，或者埋伏了木马病毒，就不是软

件方法可以防堵的了。

“假如国家重要部门，如军队、银行的硬

盘控制芯片全是进口的，那么一旦发生安全

问题，后果不堪设想。”邓先灿说，“由中国自

主知识产权的控制芯片做的硬盘，来存储中

国的数据，才能确保国家的安全。”

我们的技术曾经距离
“世界前列”是那么地近

忧国忧民的邓先灿，在滔滔不绝讲完了

控制芯片危机之后，记者终于有机会开始“正

常”的访谈。然而一提到中国芯片的发展历

史，邓先灿就一声叹息。

“我们起步的时候，距离世界只有几年。”

“芯片”，就是一块内含集成电路的小硅

片。集成电路中有成千上万个电子元件，尺

度在纳米级。而晶体管就是集成电路最基本

的元件之一。

早在1956年，中国就制造出了第一个晶

体管。那也是中国在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

领域里，距离世界最近的时候。

世界上第一个晶体管是 1947 年 12 月，

由肖克利和他的两位助手在美国贝尔实验室

工作时发明的。1950 年，第一只 PN 型晶体

管问世。

肖克利三人因为发明晶体管，于1956年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就在同一年，中国国

务院召开会议，制订出著名的“十二年科学规

划”，并宣布，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电子计

算机和半导体为特别紧急、需要优先发展的

科学项目，被称为四项“紧急措施”，由中科院

负责落实。

邓先灿就是那一年加入了中科院的半导

体器件研究，是当时最年轻的研究人员之一。

为了攻克晶体管，1956 年，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等 5 所高校

联合在北大办学，对研究人员进行集中培

养。给邓先灿讲课的教授全是当时学术界

的殿堂级人物，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复

旦大学校长谢希德，著名固体物理学家黄昆

等。

“为什么做芯片的人才很难培养？因为

涉及的知识领域特别广。要懂得载流子在晶

体里怎么走，要懂量子力学、原子物理，要学

电路设计，同时还要学计算机编程语言。”邓

先灿告诉记者，“我在 60 多年前就已经学了

编程语言。”

60多年前，连C语言都还没有诞生呢！

邓先灿回忆，做半导体工艺的净化车间，

要达到1级净化标准。“那是什么意思呢？一

立方英尺的空间里只允许 1 个灰尘，这个灰

尘的直径只有 0.5 微米。我们正常的空间

里，一立方英尺里有 500 万个这样的灰尘。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净化车间就要耗费多

少资金。”

当时所有的研究人员都集中在中科院应

用物理研究所。1956 年 11 月，他们在半导

体器件物理学家、微电子学家王守武先生的

实验室里研制出第一支晶体管。

“晶体管做出来以后，《人民日报》报道

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先生来祝贺了。”邓先

灿说，“后来我回到半导体所继续研究，第二

年，我们的晶体管做出了中国第一个半导体

收音机，我们直接送给毛主席听。“

邓先灿和她的同辈科学家们，曾经距离

世界的前列那么近。然后，就被十年浩劫打

断了。斗转星移几十年后，计算机科学早已

进入了软件时代。

“你想知道今天的芯片工业现状，问问我

的学生骆建军。”邓教授说。


